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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怡赶回小木楼看望

萍姐，按了半天门铃，萍姐才
来开门。我又听到了那熟悉
的脚步声，但这次的脚步声
远不如昔日的轻快，好似铐
上了千斤的脚链，难以迈动。
门一开，我大吃一惊，萍姐头
发散乱，双眼浮肿，面容憔

悴，一副病容，散乱的黑发中
我发现了许多白发。
“妈。”怡叫了，叫得很亲

热，略带些撒娇的意味。萍姐
没有答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俩，好像看着陌生人一般。

怡捅了我一下，“你还愣
着干什么？连招呼都不会打
啦。”

招呼，我的天哪，难道我

真的要叫萍姐为“妈”，这怎
么让我叫得出口呀，我低下
头，复又抬起，哀怜的眼光看
着萍姐，当与萍姐哀怨的眼
光相碰撞时，萍姐的眼光闪
动了一下，马上眼眶中溢出
晶莹的泪花。她似乎一下子

认出了我俩，忙招呼着：“进
来吧，别愣着。”

我耷拉着脑袋随怡跨入
院门，待走上小木楼后，我
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怡下楼摘葡萄，萍姐看着

我，身子软软地靠在卧室的
门框边，头便耷拉下来，眼
泪滚滚而下。我忙来到萍姐
跟前，一下子跪在了萍姐面
前，抱住她双腿，呜呜地哭
了起来。
“你……小华，你别这

样，你这样叫我受不了。”
“姐，我对不起你，要

是我先碰到你，后见到怡就
好了。”
“别说了，小华，姐本不

该有什么奢望，你对我们支
持够多了，好歹我也感受过

了真正的情爱生活，不能长

久，也没办法。好歹你以后
是我的女婿，你能对怡好，

就是对我好，我也满足了，
因为怡是有过错、有缺点的
女孩，能和你在一起也算是
个造化。好啦，小华，姐会慢
慢好起来的。”
“姐，我……” 话没说

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那是

怡采好了葡萄上楼来了。
我们连忙分开，各自忙

不迭地擦着眼泪。等怡上楼
后，我已擦了泪端坐在凳上，
装着在等待的样子，萍姐则
拿起一块抹布，抹起桌子，抹

起茶壶来。怡惊讶地看着萍
姐，又看了看我，她鼓起嘴

巴，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你们到底怎么啦，怎么这么
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瞒着
我。”

由于我与怡的关系公开
化了，所以怡不再去那家公
司上班了，我也没有让她进

自己的公司上班，而是让她
在画室中帮她妈卖画，由于
她学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她
便邀请人做了一个网站，在
网上经营绘画买卖的生意，
所以生意更加红火，只是萍
姐精神越来越差，常常打电

话给我，叫我早日做迎娶怡
的准备，按她的话说，最好是
国庆节就举行婚礼，对于她
的要求，我只好听从。我把要
娶萍姐女儿的消息告诉母亲
后，母亲沉吟了许久，说是岁
数相差太大，恐怕日后夫妻

会闹矛盾。但考虑到是萍姐
的女儿，心里有几分踏实。她
忙问怡像不像萍姐，我说眼
睛特别像，体形比年轻的萍

姐丰满。母亲想了想，也不反
对了。

我很少与萍姐见面，萍

姐也不时地回避我，但有时
没办法，三人总得碰面，每至
此，萍姐脸上总显出一副凄
迷之色，幽迷的眼神中夹杂
着悲怆，使我不敢正面相看，

不经意间她会轻轻发出一声
叹息。有一次，她趁怡不在，
轻轻地和我说，一旦我们办
完婚事，她将远赴海南，不再
与我们会面。

我无法叫她一声“妈”，
也无法再表明自己的心迹，
只得悄悄落泪，每到此，萍姐
便仰着头看着屋顶，半晌不

语，一旦怡出现，她便马上转
换神色，显出什么事也没有
发生的样子，以长辈的身份
教导起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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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十一时二十分。

第三个进来的是个六十来岁
的老头儿。头皮光亮，须发
皆白。无牙，一说话便顶出
舌头。老头儿看上去倒是不
大紧张，让坐下果然就坐
下，只是身子依然笔挺。眼
睛不住地瞅过来瞅过去，瞅

住谁就跟谁笑。
村长给大伙介绍说，老头

儿的家就在小卖部的隔壁，昨
天下午打架那会儿他正好在
家。是当时打架的目击者。村
长介绍完了，然后就让老头儿
给大家说一说。
“说啥哩么！”老头儿一

出声，把一窑的人都吓了一

跳。居然胸音十足，声如洪钟！
“就说说昨儿个后晌在

小卖部打架的事，你看见啥了
就说一说啥。”老头儿耳朵像
是有点背，村长话音很高，就
像是在哄小孩！
“打架的事哇！迟了呀，

我过去的时候已经迟啦！较劲
的那一阵子都过去啦，都打得
差不多啦！迟了呀！”
“迟了也不怕，没瞅见没

听见的就不说，瞅见啥听见
啥就说啥。”村长的话音越提
越高。

老头儿像是很努力地回
忆了一阵子，然后就说了起
来。老头儿说打架的那会儿
他正在家里收拾谷子。他不
知道那会儿是几点了。他说
大概就是半后晌的样子。突
然间就听到有人喊叫。他一

听就吓了一跳。以为是出了
啥事了，赶紧就跑出去看。
“原以为是在家门口哩，谁晓
得门口就没个人影。”见门口
没人，站了一会儿就又回去。
刚回到家里还没坐稳，猛然
间就又听到一阵大声的喊

叫。他赶紧又往外跑。见门口

没人，就又往小卖部跑。一跑
到小卖部，老头儿看见围着

好多人，一见那阵势就知道
出了事了。他吓了一跳，赶忙
就折回去了，等到在家里躲
了一阵子再跑出来时，就没
几个人了。到后来才听人说
是打了架啦，原来是护林点
上那个“浑小子掐了人啦”。

“把脖子都掐烂啦，差点没把
人掐死。”还听说那浑小子捣
了人，竟然蛮不讲理。四兄弟
赶来拉架，那浑小子竟然不
知好歹不分青红皂白，朝着
人家四兄弟就大打出手。“十

个耍愣的，不如一个泼命
的。”说护林员那家伙一口气

就跑了回去，把枪取出来，然
后躲到四兄弟家的大院里，
等到夜深了，四兄弟也没防
备，就把人家弟兄四个“一
个接一个地都给崩啦”。说
到这儿，老头儿显得很是生
气的样子，向一窑的人说

道：“你都说说那家伙手黑
不黑！还有没有王法啦！”
“这都是你亲眼所见？”

县长突然就问。
“迟了呀！我过去的时

候已经迟啦！都打过去啦！
就没瞅见个啥！”老头儿嗓

门依旧洪亮豪壮，满窑震得
嗡嗡作响。老所长还想再
问，年轻的公安局长却显出
极不耐烦的神色，皱皱眉头
就摆起手来。于是老所长就
不再去问，而村长则赶忙把
老头儿往外赶。

老头儿赶紧站起来，一边
朝大伙点着头，一边笑眯眯地
离去了。书记明显地压低了话
音，但声调依旧很是严厉：
“你们这些在基层干的

同志，松松散散，拖拖拉拉，你
们得想法子改一改。像这桩案

子，事情发生了，我们赶到这
儿，无非就是要个基本情况
么！第一，什么原因造成的，

主要原因。第二，来龙去脉，
案子的大致过程。第三，一些
主要的目击者和证人说说情
况。这是最起码的汇报常识
么！你们都看到了也都听到
了，你们都说说！坐了这大半
天，究竟了解了个啥情况！我

当时就一再地嘱咐，这不是
审案子，就只是了解了解。结
果怎样了，是不是非得像审案
子似的，一遍一遍逼着问，才
能问出些什么来！听明白了没
有？听明白了就快点去安排。
你瞧瞧你瞧瞧，这都几点了，

几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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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父亲画了一张

很大的画，一会儿就搁笔挂
起来了，初看上去什么也不
是。母亲就说，你这不是喝醉
酒了，鬼画符吗？然而过一
会，父亲就开始小心收拾，这
里添几笔，那儿画个小人，一
幅大气磅礴的山水画就出来

了，有股撼天动地的冲击力。
母亲转述父亲的说法是，这
张画我一定要把它加到大家
看了以后，回过头来还要看，
过了两三天忘记了，还要再
来看，就是要加得神秘讨巧，
不着痕迹，同时呢，又像有一

道谜，让观者去猜，初看解不
透，不晓得哪个地方好，回过
头来重新看，重新揣摩。母亲
说，这是父亲的绝招之一。有
学生来临父亲的画，看到父
亲画的松树，说最美的就是
树间的这些空隙小洞，然后

便照画上的样子，这儿画一
个洞，那儿画一个洞。母亲
说，他们一旦把这些所谓的
“洞”画到纸上去，往往就是
个死洞，“老鼠洞”。

其实父亲作画前心里很

有数，谋篇布局早想好了，大
胆出击，小心收拾而己。他作
画时不喜欢别人先批评，除了
我母亲，因此不喜欢别人看他
作画。因为旁人初看往往会不
得要领，胡乱揣摩，如再发表
什么意见，就会严重干扰父亲

原先的布局想法，影响工作。
这就是坊间传说，父亲作画不
愿有别人在跟前的实际原因。
外人的诸多传说，都没有从父
亲作画的特点和绘画的变革
精神上去领会。

不少人问过母亲，傅公

的老师是谁啊？母亲就会笑
着说，是张天师！张天师是
谁？是画符的。

父亲是一个充满革新意
识的艺术家，他力求变革，这

一过程充满了艰辛。特别是
在重庆的那段岁月，一些人
对父亲的皴法，在皮纸上层
层渲染而成的粗犷、泼辣的
风格讥讽嘲骂，非难挖苦，攻
击父亲的画 “没有传统”、
“不是中国画”，甚至发出

“哎呀我的妈”的惊叹，但父
亲我行我素。

父亲的大幅山水画，画
里的水意是在朦朦胧胧里跳
出来的，随便一张，都具有穿

山裂石的力量，你看的时候
不知道，其实它已经进入你

的心里了，就觉得好像有什
么东西特别吸引你，不禁回
过头来又看，看了以后便会
去寻找这些神秘的东西。那
时候，一个学徒工的工资才
十几块钱，普通人的工资也
不过三四十块钱，一两百块

钱的一张画，不让人非常有
看头，怎么对得起人哪。

父亲的画粗看起来虽然

很乱，但实际其中有一个永远
不变的规律，可以让人一直追
寻下去。父亲一直跟我们讲，
绘画里有一种生命的奥秘在
里面，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没有你的画也能过，为什么有
人要不断地去追求它呢？有句

行话说：“十年栽树成林易，
百年画树成林难。”栽树十年
它就成林了，但是一百年画树
也可能都画不出一片好的森
林来。这就是因为其中有生命
的意义在，一个人精神上没有
这个追求，画里就永远不会有

这个东西；有了这个追求以
后，你不管画什么东西，慢慢
就会汇成一条线。

父亲的子女多，家庭负担

重，加上来往的客人多，一来，
父亲就请客，开销很大，生活
压力不轻。那时突出政治，会
议特别多，就这样，他短短的
一生却画了几千张画，还有几
百万字的文章，几千方印章，
创作效率之高，非一般人可

比。父亲的工作态度和作风，
母亲的形容就是：“上马杀
敌，下马做赋。”晚上十一点
钟左右客人走完，这时父亲才
开始画画，画完画，泡杯茶，再
看会书，然后再睡觉，早晨起
床则较晚。如果逢到开会或出

差，就不能坚持在家的习惯，
但在招待所里，父亲同样夜以
继日地写文章或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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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希特勒从东部前

线返回后，访客不断，我几乎得
不到喘息的机会，每周只能回两
三次家。我和格尔达很少见面。
没过几天，希特勒又要启程前往
伯格霍夫，这是他在阿尔卑斯山
的别墅，我受命陪同前往。

我只是被告知需要 “人

手”，“缺一个跑腿的”，我至
少要在那里待几天。我备妥行
装，然后和四五个同志一起上
了一辆奔驰军车。我们是清晨
出发的，希特勒带着侍从、私
人副官和一名代表空军的国
防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

上了第一辆车，也是奔驰轿
车。第三辆车挤得满满的，上
面全是德意志保卫部成员。

车队上路后朝南进发。希

特勒的座驾在前，我们的车子
紧跟其后，略微靠右，其他车辆
则在后面离得远一点，靠左行
进。没有摩托，没有笛声，什么
也没有。我们朝城北驶去，开得
相对较快。路上，我没看到沿路
有看热闹的人群向希特勒喝

彩。途中只遇到过一次，在我们
等红绿灯时，几个行人显然认
出了希特勒，他们兴高采烈地
呼喊着，但希特勒没有下车。

行程不远。抵达目的地
后，所有人都在加托机场的跑
道上下了车。机场仅供政府官

员使用，今天已荡然无存。我
了解到，在大部分情况下，如
果希特勒选择坐飞机，与庞大
的特伯霍夫机场相比，他更喜
欢这个偏僻、不显眼的小机
场。后来，我通过其他事情得
到了证实。

一架飞机正静候着希特
勒。这是一架容克JU52三引
擎飞机。“短途旅行，例如去
伯格霍夫，通常是坐这种飞
机。”一位同志向我说明。整

个行程约需三四个小时。据他
说，这一飞行时间是合适的。

后来，当希特勒要远程飞行
时，如飞往前线，我才看到了
更大型的秃鹰飞机。

第二架 JU52飞机是为
我们和德意志保卫部成员准
备的。我们在艾宁城的一个小
机场下了飞机，这座城市位于

萨尔茨堡的山谷中，离奥地利
边境只有几米远，离贝希特斯
加登仅20公里路程。一辆汽
车已经停在那里，载着我们驶
过网状公路，前往萨尔茨堡山

的伯格霍夫。
希特勒的别墅很快呈现

在我们眼前，它宛如一座舒适
的酒店，环境清幽。要我替补
的跑腿者在我到达的当天去
了柏林。我把行李放在副楼一
个供随行人员使用的房间里，
后来在此碰到了长期在这里
工作的电话接线员，他也是一

名党卫军士兵。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

名叫奥托·汉森，他告诉我很
多事情。汉森也是当天早晨启
程去柏林的，他属于“老人”，
早在1933年前就跟随了希特
勒，是希特勒的旧友之一。他

是第一个和我议论爱娃·布劳
恩的人，谈了她在伯格霍夫的
特殊地位。他告诉我说：“在
这里，爱娃说了算。”他还说，
“她在这里打理房屋，负责所
有事务，包括人员和日常生
活。记住，这里的女管家是

她。”他说，如果我要和她说
话，必须以“亲爱的小姐”开
头。至于她与希特勒保持的关
系，他绝对只字未提，也没有
暗示，甚至连一个眼色或是一
个模糊的微笑也没有。

第一次在伯格霍夫短暂

停留期间，我没和爱娃·布劳
恩说话。我碰到过她，乍看上
去，爱娃·布劳恩是个漂亮的
少妇，给人的印象常常很朴
实，也很活泼。据我最初的观
察，当希特勒接待至亲好友
时，她肯定会出现在他身边。

但在希特勒和国防军高级将
领或某些政府官员开会时，我
没有见过她。

我在那里只待了一周，主
要工作是负责接待或等候客
人，在某个地方警戒，和希特
勒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没别的

事情。由于这里是五天工作，
我们有不少时间休闲和散心，
好像是在休假。


